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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催动内力游走全身，通体经络

畅通，筋骨强健，通体无一丝不适，向刘

彩銮道：“小塔黄当真是世间至宝，我

的肩胛骨愈合了。”

刘彩銮双手合十道：“苍天保佑，公

子终于痊愈了。只是那小塔黄不是已经

被慕容飞鹰抢走了吗……我知道了，定

是这悬崖上生有两朵小塔黄。”

吕思微笑道：“这悬崖上确实只有

一朵小塔黄，不过我侥幸得到了小塔黄

的根茎。”刘彩銮拍手道：“我明白了，

这小塔黄的药效全在这根系之中。公子

当真是有福之人。”

吕思道：“这小塔黄根茎的药效确

实最强，但是，它的花朵也未必没有功

效，只是强弱不同罢了！”

刘彩銮担忧道：“我瞧那慕容飞鹰

的武功甚是高强，现在又得到了小塔黄

的花朵，他若服下，内力必将大增，武林

之中能胜他者更是寥寥无几了！”

吕思问道：“慕容飞鹰是何人？公主

为何对他如此厌烦？”刘彩銮道：“他是

三仙之首北斗仙尊的大弟子。三年前，

北斗仙尊闭关修炼，让慕容飞鹰暂摄北

斗帮帮主之位。这慕容飞鹰虽然只是代

帮主，却存有称霸武林之心，他接手帮

中事务后大肆招收徒众，且频频制造江

湖事端。目前，北斗帮的徒众已经遍及

全国，少说也有数万之众。”

吕思疑惑道：“他如此扩大帮众规

模，朝廷为什么不加拦阻，难道忘记陈

胜、吴广事件了吗？”

刘彩銮皱眉道：“这也是我没有悟

透父皇意图的原因，父皇一向宽仁为

本，或许他不想多增杀戮吧！”

赵惜容道：“师傅曾经说过，圣上登

基以来，做了许多善待百姓之举，因此

我认为公主说得很有道理，圣上就是不

想多增杀戮。”

赵惜颜点头认同道：“我也听师傅

说过的！”

吕思的心中也有许多疑问：“北斗

帮与白鹤门都在广收徒众，各自扩大势

力范围，倘若任其发展下去，必会危及

朝廷。汉朝也是因为起义才成就的霸

业，怎能不加阻止，任由这些帮会坐大

成势！”吕思心中虽然有不同的认识，

但刘彩銮毕竟是当朝公主，因此他没有

将心中的疑惑说出来。

刘彩銮一双妙目瞧向吕思道：“公

子既然已经痊愈，我们现在就离开这

里吧。”吕思道：“如果不是公主相救，

我早已不在人世，大恩大德无以为报，

他日公主若有吩咐，必将赴汤蹈火，在

所不辞。”

刘彩銮闻言，身体微颤，心想：“听

他之言，是要和我分别了！”面上却毫

无一丝波澜，道：“我现在正好有一事

相求，不知公子是否应允？”

吕思正色道：“公主尽管吩咐便

是。”刘彩銮娇笑道：“公子不必如此严

肃，此事说来不难，你只需陪我去一趟

郭家庄便可。”

吕思瞪大了眼睛道：“公主即使不

说，我也要去寻郭爻。不知公主因何事

找他？”

刘彩銮道：“我要亲眼瞧一瞧，为保

性命而让亲生骨肉为他赴死之人生得

是何模样。”

赵惜颜插话道：“此地不是久留之

地，我们还是先离开这里吧。”

刘彩銮向外瞧了一眼道：“天色

还没有黑透，等夜深人静的时候再走

不迟。”

赵惜颜想了想道：“我明白了，此时

山上山下武林人士众多，他们大都对公

子怀有怨恨，我们虽然不怕他们，但是

也不想多增麻烦。”

刘彩銮道：“对于深夜出行，姐姐分

析得有些道理，只怕公子另有考虑。”

赵氏姊妹都瞧向吕思，眼中满是

疑问。

吕思道：“郭爻老贼阴险狡诈，他

若得知我的死讯，定不会提前防备，我

们找他就容易得多。倘若他得知我非

但没有死，反而因祸得福，势必要躲藏

起来，到那时再要寻到他就难了。”

赵惜颜道：“公子说得极是。既然如

此，公子继续男扮女装岂不是更好？”

刘彩銮道：“姐姐，此一时彼一时，

公子原先改作女装实是因有重伤在

身，不得已而为之。现在公子身体已经

痊愈，而且武功更胜从前，怎可再作女

儿装扮？”

赵惜容道：“我们姊妹资质愚钝，

哪里会想到这些。我瞧公主与公子的

神情，想必早有决断，我姊妹听从吩

咐便是。”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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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谁手机里没有几个微信群

呢？工作群、同事群、同学群、战友群、老

乡群……可说到底，真正让人时不时就

想点进去看看、说上几句的，还是那个

名字最朴素的———家庭群。

我手机里就有好几个家庭群，有

“大家庭群”，也有“小家庭群”。可有

一个群，让我总觉得格外的不一样，就

是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加上各自孩子的

微信群，名字叫“相亲相爱一家人”。我

爸妈年纪大了，用的还是老年机，都不

在群里。

这个微信群刚建的时候，我兴致勃

勃写了一段群公告，把建群的想法、用

意都发了上去。没想到的是，大姐头一

个电话打过来，笑着嗔怪我：“以后在

群里，有什么话、什么事，直接发语音就

行，你不知道大姐不识字嘛……”

听到这话，我心里一咯噔，酸得说

不出话来。

我老家是农村的。小时候，家里日

子紧巴巴的，父母没做过买卖，家里没

啥进项。大姐是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

三姐是70年代出生的，干活都是顶呱呱

的好手。可家里孩子多，为了让我们几

个兄弟姐妹能上学、能识字，她们俩把

自己的机会让了出来。后来虽说也上过

几回扫盲班，到底也没认得几个字。

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大姐打电

话说的，不是要求，是无奈。

从那以后，语音就成了我们群里的

标配。谁家遇到喜事，哪家碰上难处，在

群里发语音，一句一句讲出来，我们这

边听得清清楚楚。而且听语音真比看文

字方便———不用盯着屏幕看，点开就能

听，听不清还能回放，几句话反复听，就

跟面对面聊天似的。

大姐的主意，还带来了意想不到的

好处。谁得空回老家看看父母，都会把

群里这些日子大家聊的事，像播新闻似

的“重播”给爸妈听。让他们知道：我们

兄弟姐妹六个，不管人在哪儿，心都在

一起，互帮互助，相亲相爱。

慢慢地，群里的晚辈、甚至更小一

辈的“小不点”多了起来。刚学会咿咿

呀呀说话，就爱在大人的陪伴下，在群

里“冒泡”。“太奶奶，我想你啦！”“太

爷爷，我给你唱首歌吧！”奶声奶气地

一说话，群里立马热闹了起来，一条接

一条地开展语音接龙，暖暖的、厚厚

的———是乐的温度，也是爱的厚度。

一到逢年过节，群里像是炸开了

锅。发红包、抢红包，祝福的话像雪花

一样飘来飘去。给长辈拜年，跟同辈贺

岁，向小辈送寄语，每次翻看那些消息，

都觉得———这个“家”字沉甸甸的、暖

洋洋的。

记得有一年春节，三姐家才3岁多

的小孙女发了条语音：“祝太爷爷太

奶奶长命百岁，祝爷爷奶奶身体健康，

祝……大家都要疼我哦！”小丫头绕了

一大圈，给所有人都祝福了一遍，末了

还不忘补上那句。稚嫩的声音一出，群

里顿时沸腾了，满屏都是大拇指和笑

脸。我们打趣说，是三姐在幕后当导演，

可从三姐语音里的笑声都能听出来，她

心里美得不行！

那一刻，我真切感受到：一条语音

传过来的不光是内容，更是心头热乎乎

的情分。

大姐曾跟我说过一句话：“小时候，

咱们六个围在一张桌上吃饭，挤在一个

屋里睡觉，日子虽苦，可觉得爹妈在、兄

弟姐妹在，就啥也不怕。现在各自成了

家，各忙各的，但亲情这东西，不能弄丢

了。不管走多远，在哪儿，遇上啥难事，

只要咱们的亲情在，家就在。”

这话，我一直记在心里。如今，我们

兄弟姐妹六人，有的留在老家照看父

母，有的在外打拼。可不管人在东西南

北，“相亲相爱一家人”这个群，始终是

我们心里的那根线，扯不断。

有人说，文字不是更正式、更清楚

么？为啥非用语音？

我觉得吧，文字是冷的，语音是暖

的，语音里带着热乎气儿，带着说话人

那会儿的语气、表情，甚至连呼吸声都

能听出来。听见兄弟姐妹的笑，那种亲

近劲儿，哪是几个文字能比的。尤其对

大姐、三姐这样不识字的来说，语音不

是“挑”，是“必须”。有了它，她们才能

大大方方地说笑、参与，才能真正感受

到亲情就在身边。

如今，我们这个群里的语音越来越

多。有时一条几十秒，有时连着发十几

条，我从来不嫌烦，反倒觉得踏实。因为

我知道，每一条语音背后，都是一份牵

挂，一句“我在乎你”。

说到底，技术只是个工具，亲情才

是根本。只要我们愿意在效率和温度之

间，多顾着点温度，家庭群就永远是那

个让人踏实的港湾。

下次，家庭群里有人给你发语音，

不妨认真听完，再回上一句：“听清楚

了，您说的那事儿我记住了。”别看就

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比啥技巧都暖心。

因为亲情，从来不需要多漂亮的话，只

需要一颗愿意听的心。

语音里的亲情
周林

蝉鸣渐疏，将高举空中的盛夏

收进枝头的果实

我的中年，坠了坠

再次打开信笺

才发现文字放在蓝天

高远、辽阔，边缘伸进

枫叶的四分之一

晾衣绳上的心事已散发桂花的清香

天凉，要换一件怎样的清秋

轻响。抬头，几只归雁的啼鸣

浅浅地绣在窗棂上

这是恰恰好的时间

远方的秋风轻轻一推

体内响起一声吱呀

山，慢慢转过身来

夏日那一片树荫

夏天的交响乐

在村头小庙旁嵌入一枚休止符

二三十平方米的树荫

安放着几张木椅，孩子们杂乱的脚印

偶尔安放某个中年人

渐渐舒缓的喘息

地上的小草被老年人的朗笑

压得弯了弯腰

有时，夏风过来摇一摇

树荫下的一口老井

荡漾起清凉的水声

老井养着几尾黄鹂哩哩的叫声

时不时吐出离乡人的相思

都说这口井水

村里头数它最清甜

虚掩的清秋（外一首）

林永华


